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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拱廊计划到“圣地巡礼”：现代城市文化的数字化路径
杨天宇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200000；

摘要：本文以本雅明的“拱廊计划”为理论框架，结合当代“圣地巡礼”现象，探讨现代城市文化的数字化转型

路径及其对文化传播的启示。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均通过文化符号嵌入城市空间，将普通地点转化为意义载

体，但其文化生成逻辑存在显著差异：拱廊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体现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物质性；圣地巡礼则

依托数字时代的文化工业，以情感消费驱动空间价值的重构。研究进一步指出，现代城市文化呈现“瞬时性”与

“虚实融合”特征，文化符号趋向“去物质化”，用户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意义共创者。数字化传播重构了城市

文化生态，但也面临符号同质化与价值脆弱性等挑战。未来需构建虚实交互的可持续生产机制，推动城市文化向

情感联结与用户共创的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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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巡礼”的概念起源于日本，是指动漫、电影、

文学作品的粉丝前往作品中的场景或灵感来源地进行

实地访问和体验的活动，粉丝通过访问与他们喜爱的作

品相关的真实地点，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情感联系，

如今已然成为不少作品粉丝文化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旅游现象，圣地巡礼体现了文

化作品在现实空间中的延申，其不仅为“圣地”带来可

观的经济收益，成为粉丝文化消费的一部分，更进一步

为作品的取景地赋予了超现实的文化和情感价值，粉丝

通过参观这些地点，不仅在消费作品相关的文化符号，

同时也在再生产其中意义，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景

观。

这与本雅明笔下巴黎的“拱廊”存在相似之处——

19世纪的巴黎，在 1848 年到 1871 年两次失败的革命间

隙，任时 17 年的巴黎首长对奥斯曼男爵一手给巴黎的

城市景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造，此间也促生了高度发

达的金融业、大众消费文化。

作为这段时期巴黎城市文化的记录，本雅明以颇具

浪漫主义的“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回顾了 1

9世纪以“拱廊”为代表的巴黎城市景观及其背后的消

费主义文化。本雅明认为，巴黎的拱廊是资本主义商品

文化的象征，体现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社会的特征，其

中的核心人物——“ 漫游者（Flâneur）”是指那些在

城市街头特别是巴黎的拱廊中闲逛、观察和体验城市生

活的个人，他们不是急匆匆赶路，而是以一种悠闲和好

奇的心态来感受城市的脉动。

以如今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拱廊中的商品展示和不

断变化的城市景观所体现出的现代城市生活的瞬时性

和过渡性，还是 Flâneur“不仅是一个观察者，同时也

是一个被观察者，他们在公共空间中展示自己”，拱廊

似乎从未远离现代城市，甚至蔓延至网络空间。

本文将结合本雅明拱廊计划相关论述，以“圣地巡

礼”为例，讨论本雅明笔下的拱廊与现代城市空间的异

同之处，并探讨城市文化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以及其对现

代城市文化传播的启示。

1“圣地巡礼”与拱廊的共性：文化嵌入城市

空间

空间本身无法具备文化上的意义，文化作品、审美

趋势等文化符号落地在空间中，才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景

观。

本雅明笔下的拱廊与当代“圣地巡礼”现象，既存

在文化景观生成的共性，又因时代语境差异展现出显著

分野。两者的核心相似性在于：其一，均通过文化符号

的嵌入将普通空间转化为意义载体。拱廊以商品陈列构

建资本主义的“梦幻空间”，圣地巡礼则以虚拟内容为

现实地点赋予情感价值；其二，均依赖参与者的互动实

现意义再生产——无论是拱廊中漫无目的的 Flâneur，

还是圣地巡礼中有明确目标的粉丝，其行为均体现了空

间作为文化消费与生产媒介的双重属性。

本雅明笔下的巴黎拱廊与当代“圣地巡礼”现象，

本质皆是文化符号嵌入城市空间的产物。从文化消费的

视角来看，圣地巡礼作为现代文化消费的一部分，体现

了粉丝对动漫、电影等作品的热爱和消费行为。粉丝前

往这些作品的实地取景地进行参观和体验，实际上是在

消费与作品相关的文化和情感。就像本雅明描述的巴黎

拱廊中的商品一样，圣地巡礼中的“圣地”成为了粉丝

文化消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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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作为 19 世纪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的象征，通过

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与消费场景，构建了“商品拜物教”

的梦幻空间；而圣地巡礼则以动漫、电影等文化作品为

媒介，将虚构场景投射至现实地点，赋予其超现实的情

感价值。两者均通过文化符号的落地，将普通空间转化

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消费行为的文化景观。此外，二者均

依赖“漫游者”的参与。拱廊中的 Flâneur以观察者的

姿态沉浸于城市景观，而圣地巡礼的粉丝则通过目的明

确的“朝圣”行为，在特定空间中完成对作品的再体验。

这种互动性体现了城市空间作为文化载体的核心功能

——既是被消费的对象，也是意义再生产的场所。

2“圣地巡礼”与拱廊的差异：从商品拜物教

到情感消费

某种意义上“圣地巡礼”是对巴黎拱廊的实践之一，

但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空间体验的导向性。拱廊的漫游

者追求无目的的闲逛，其体验具有偶然性与开放性；而

圣地巡礼的参与者则带有明确目标，其行为受文化作品

的指引，空间的意义被预先设定。

这种差异折射出文化生产机制的差异，即拱廊的文

化符号由商品与时尚潮流主导，而圣地巡礼的符号则源

于文化产业的特定内容，而这是由于两者背后深层的文

化生成逻辑存在差异：拱廊的空间意义由资本主义经济

结构直接塑造，商品是城市景观的核心；而圣地巡礼则

依托数字时代的文化工业，通过虚拟内容与现实地点的

联动，将粉丝的情感消费转化为空间价值。这种差异表

明，现代城市的文化景观不再局限于物质商品，而是向

符号化、情感化的维度扩展。

拱廊中陈列的商品被描述为一种商品拜物教、消费

社会的文化景观，如本雅明所描述的拱廊区一样“……

代表了一种梦幻般的空间……充满了幻觉和虚假的欲

望……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乌托邦”，而圣地中陈列的

不是实体的商品，而变为文化作品中的片段，这些地点

因被赋予虚构叙事的情感价值，从普通空间升华为“圣

地”。与拱廊的商品不同，圣地巡礼的核心符号并非物

质商品，而是虚拟作品中的场景、台词或角色记忆。这

种转变表明，现代城市的文化景观正从“商品拜物教”

转向情感驱动，空间的意义更多由文化工业的内容生产

驱动。

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参与者的角色演变。拱廊中的

漫游者以无目的漫游为特征，他们穿梭于拱廊的迷宫式

结构中，被商品景观的偶然性吸引，体验具有明确的开

放性，最终融入成为文化景观的一部分；而粉丝的巡礼

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他们手持作品地图，模仿角色

动作，甚至复现特定镜头角度。这种“目的性实践”使

空间的意义被预先锚定，文化符号的解读高度依赖作品

的叙事框架。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被动接受，粉丝通过

二次创作、社交媒体分享，不断赋予“圣地”新的文化

内涵而非成为同质化的参与者，这种带有明确目的的粉

丝共创现象也表明现代城市文化景观的生成不再局限

于单一的商品驱动，而逐渐转向用户共创的多元互动。

两者的差异更揭示了城市文化传播的深层转向。从

目的性上看，拱廊的体验是开放、偶然的，漫游者被动

接受商品景观的刺激；而圣地巡礼的参与者则主动追随

文化作品的指引，将空间意义预先锚定于特定叙事中。

这种差异映射出文化生产机制的演变：拱廊的符号源于

商品经济和时尚潮流，其意义由资本主义结构主导；圣

地巡礼的符号则来自数字时代的文化工业，粉丝的情感

消费成为空间价值的新源泉，也就是说，现代城市的文

化景观不再局限于物质商品的堆砌，而是转向符号化、

情感化的维度。

这些异同点共同指向数字化时代城市传播的两大

现象。其一是文化符号的“去物质化”，虚拟内容与实

体空间的联动，使城市景观的构建从依赖物质商品转向

依赖数字叙事，虚拟作品的内容成为空间意义的核心来

源，物理地点的价值取决于其与虚构叙事的关联强度；

其二是文化消费更加主动，用户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意

义共创者，通过目的性实践重新定义空间价值。这种趋

势不仅重构了城市文化的传播路径，也预示着一个虚实

共生、情感驱动的新型城市文化生态正在形成。

3 现代城市文化消费的瞬时性与虚实融合

因此，现代城市的文化消费也呈现出两大特点：时

间维度的瞬时性与空间维度的虚实融合。

在现代城市中，商品和时尚潮流快速更替，商品的

生产、消费和淘汰速度加快，消费者也会不断追求最新

的产品和体验，这也同样适用于城市中的物理建筑、信

息传播、文化活动形式——这便是本雅明总结的现代城

市的瞬时性，所有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和更新之中，而

这种变化和更新的速度极快，他认为，现代城市的快速

变化和瞬时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消费文化的直接结果。

这在巴黎拱廊中用以描述陈列商品与时髦风尚的

更迭，而圣地巡礼也是一种瞬时性和过渡性的体验。作

品中的场景在物理上可能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或

消失，粉丝的巡礼行为往往是对这种瞬时性文化的一种

记录和体验。此外，粉丝对不同作品的热情和兴趣也在

不断变化，新的“圣地”不断涌现和更新，这似乎是文

化工业生产的大量的作品对“圣地”的高频率推陈出新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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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城市文化景观的瞬时性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商品的瞬时性，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需要商品不

断更新以吸引消费，另一方面是文化工业和自媒体兴起

所带来的文化高频迭代。在数字化时代，文化内容的生

命周期被进一步压缩：社交媒体推动热门作品的爆发式

传播，粉丝的兴趣随之快速转移，导致“圣地”不断涌

现又迅速过时。这种瞬时性不仅反映了文化工业的生产

逻辑，也揭示了城市空间作为文化载体的脆弱性——其

意义高度依赖外部内容的持续输入。

圣地巡礼也集中体现了吉登斯的“脱域”概念，后

者揭示了现代社会关系如何从地域束缚中抽离，并通过

象征符号与专家系统实现跨时空重组，而虚拟文化作品

通过互联网打破地理边界，将虚构场景、台词等符号转

化为全球粉丝共享的情感纽带，而线下巡礼则将这些符

号重新锚定于现实空间，形成虚实交织的文化传播网络，

游客的打卡行为实质是将虚拟叙事“固化”为实体景观

的实践。

“脱域”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数字化传播的变革，其

一，文化辐射突破地理限制，地方空间借助虚拟符号的

流动性融入全球文化网络；其二，粉丝从被动消费者转

变为主动生产者，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打卡、二次创作持

续重构空间意义；其三，虚实融合催生新型经济模式，

地方政府与版权方合作开发巡礼路线、AR互动等工具，

将情感认同转化为消费动力。

圣地巡礼的脱域实践，本质上是数字时代城市传播

范式的缩影：文化符号脱离地域束缚，通过虚拟网络自

由流动，再经由用户实践重新扎根于现实空间。这种机

制不仅拓展了城市文化的辐射范围，更重塑了文化权力

的结构——大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城市

空间则成为虚实交融的意义竞技场。

4 现代城市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启示

圣地巡礼成功地将虚拟世界中的兴趣和情感转移

到了现实世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旅游形式，本质上

是将虚拟世界生成的体验转移到线下城市空，通过将虚

拟文化带入现实，重新定义和丰富了城市文化空间，将

原本普通的城市景观变成了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场所，

增强了城市文化传播的效力。

从巴黎拱廊到圣地巡礼的文化实践变迁，揭示了现

代城市空间从物质消费向文化符号消费、从被动展示向

主动共创的转变趋势。这种转型既延续了本雅明对“文

化嵌入空间”的结论，又因数字技术的介入催生出全新

的传播结构，其主要特征体现为三点：空间生产从实体

商品的景观化转向虚拟符号的在地化，文化权力从中心

化供给转向分布式的共创，价值生成从经济效用主导转

向情感联结驱动。这一过程既为城市文化创新提供机遇，

亦暗含需警惕的结构性风险。

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城市文化建设需建立虚实融

合的空间生产机制。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或文化创意内

容，将虚拟叙事与物理空间动态绑定，使城市成为可编

辑、可交互的意义载体；构建开放的数字文化平台，允

许用户参与符号创作与传播，形成自组织的文化生态系

统。

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也同样面临数字化带来的挑战。

文化符号的热度更迭加速，导致城市文化在时间上呈现

明显的瞬时性，其价值既依赖于外部文化内容的创作，

同时其生命周期也在高频迭代的文化创作中不断被压

缩。此外，不仅城市文化本身，包括用户共创内容亦面

临文化同质化风险，使地方特色消解于某些通用的文化

模板中，进而影响本土特色文化与身份认同。

这些趋势也意味着现代城市文化生产的转型，即从

物质空间主导的景观展示，转向虚实交互的意义再生产，

而当城市空间从物理载体转型为情感承载系统时，其文

化价值便依赖于一套可持续的文化生产模式。这便需要

构建"符号消费—情感沉淀—价值转化"的运行模式：首

先通过在地化叙事将文化内容转化为聚焦城市空间的

情感联结，其次通过社群运营等途径实现城市文化的数

字化传播与内容共创，最终为城市文化与实体空间带来

可观的文化与经济价值。

在此过程中，城市将成为承载人类集体记忆、情感

联结与技术创新的多维界面，其文化价值不再取决于物

理规模的宏大，而在于能否构建可持续的文化生产机制，

使每个个体都能在虚实交织的网络中寻获身份认同与

创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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